
夢非夢

           一九八三年一月於多倫多

    禪七結束了，拜別了聖嚴法師和禪侶們，翌日便從紐約的甘乃迺飛機場，乘搭途經韓國漢城，而逕往香港
的班機，由東土向西土飛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因此經歷到一個二十多小時漫漫的長夜，怪不得北美洲
學佛的人們，都喜歡參禪，拼死去求一悟，這總比在黑夜中摸索的好。何況在禪七中有和尚慈悲攝受，得力
的機會很高，我不禁為那些沒有來參與禪七的教友而惋惜。主七和尚在禪七結束時，請各人儘早寫好報告，
現在正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在上次禪七後，我改變了打坐時所用的方法，由數出息改為注意丹田，這是基於精神緊張的理由。故此
在打坐時把氣息下沉，而注意力就集中這下沉點丹田去。在最初幾個月，非常困難有效地連續不斷的集中，
常常被雜念把注意力帶走，因此我把打坐的時間減少；因為在心力不能集中時，勉強坐下去，就會變成機械
化，不會有什麼力。如此直到禪七前一個月，感覺上集中力好像強一點，促成它的原因，是當我讀到宏覺正
智的默照銘開始的兩句，默默忘言，昭昭現前…的時候，想到這寂寂惺惺的境界，我有和過去學習止觀時，
理想中的寂照不二風光是一致的，因此理念上的聯想，得到方法上沒有懷疑而產生的。這樣彷似讓風暴後的
湖水，慢慢地靜止，水中渾濁的泥沙，自動沉澱下去。在這次禪七中，我一直用這方法，不同的地方，是是
長時間連續測驗。第一天開始的晚上，主七和尚照例講解禪七中的規矩，同時勸告各人，儘量集中精神在方
法上用功；如果做到一心不亂，便能進入定境。再進一步精神突破，到達無心境界的時候，那便是悟境了。
入定和開悟，並不是很困難的。

第二天開始，每次聽到解靜的罄聲，都起來伸舒一下身體，因在打坐的時間中，我的心好像是三分天
下，一分是方法，一分是雜念，一分是昏沈。雖然昏沉的時間很短，但是三者相繼替換不斷地輪轉，使方法
不能連續下去。這現象在過去一個月中並未發覺，只好耐心地坐下去；不加壓力去制止它們。晚上和尚開示
的時候，仍然勸告我們放鬆身心，同時把釋亡名的息心銘講解，去幫助我們在禪七中用功。
    息心銘是對修行佛法的人，指示出修行的正確目標和方法。說明知識或教理文字上的學習，都不是究竟的
真理；但並不是要我們摒棄它，因為在沒有體會到真理之前，是要藉著各種知識，去為進入真理的大門鋪
路。所以經中說：菩薩當於何求？菩薩當於五明中求。在日常的生活中，對於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動，卻不能
讓它們去 ……古德說：見時如不見，聞時如不聞，喜時如不喜，嗔
時如不嗔，一切盡皆如，自然無我人……修行人對身心的感受，不論是苦是樂，而感到困擾的，都應該明白
是由思想行為所造成。經中說：我們有痛苦和快樂，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軀?，這如同在燈光光下的身軀，
一定會產生影子一樣。燈光就譬如修行的時光，身軀就譬如過去的思想和行為，影子譬如身心的困擾。修行
人不要為影子去困擾修行，當我們踏過一切荊棘的路程後，便不會再倒下來，安穩得像泰山般模樣。
　　第三天的功夫稍為穩定，雜念和昏沈仍間歇地來，似乎雜念比昏沈多一點。下午試連續坐香，腳竟然痛
起來，而且是很痛。這當然是平日打坐時間縮短的結果，這好比一個短途賽跑的運動員，平日練習的時間，
和比賽時的距離一樣，到正式競賽時，最後的衝刺要加速時，也拿不出力量來。當時我心裡暗叫倒霉，但也
不能一痛便放腿，結果呢？在痛澈心脾的時候，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感覺到整個身心，沁在清涼的境界裡，
可惜事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竟然當面錯過了大好的時光。晚上和尚在開示前，告訴我們同一的問題，如何
若何繼續下去。這時亡羊補牢，雖未為晚。但以後幾天，腳痛的情況不再出現。那時我心中在想，為什麼每
次發生問題和困難，我還沒有告訴和尚，而他好像知道了的，自動為我解答呢？難道他真的和其他禪侶所
說，具有他心通嗎？
　　第四天功夫穩定下來，昏沈不再來干擾，但間中仍有雜念的侵入。在小參時，我把這幾天的過程告訴和
尚。他說：你的性格不宜用緊迫的方法，但要輕鬆地用功，現在用的方法沒有錯，就這樣繼續不去吧！像把
骯髒的衣服漂白一樣，慢慢的漂白它；致於雜念的侵擾亂都是無可避免的，因為眾生無始的業力，怎可能在
心境沒有統一下來之前，便無影無蹤呢？你不用管它，在一個禪七中如果只有可數的妄念，已經算得不錯
了。
　 　 第五天功夫漸漸清楚，小參時和尚勉慰我說；用輕鬆的方法，要耐心地繼續下去，因為那力量來得緩
慢，不要急於得力去求悟境；縱使開悟了也不能把生死了脫的，經中說八地菩薩才能



……我問：和尚說的八地了生死，大概是指別教的八地吧。經中說圓教初住的菩薩，能百界分身成佛，
普渡有情……和尚說：不錯，這是指別教的，但是別教，圓教，那是天台的教觀，而世間那個是圓教的修行
人哩？……我心中立刻說：六祖慧能，永嘉玄覺……乃至一切稟圓教而修學的人……和尚繼續說：天台的摩訶止
觀是修不成功的，我也研究過天台的止觀，其中只有小止觀比較實用……當時立刻發了我心中一連串的問
題，在過去我讀到和尚的大乘止觀法門研究，那本碩士論文的作品，深感那有如一般學術性質的佛學書籍，
對修行方面，事實未能摸著癢處。此外在禪通訊中，也知道和尚在台灣，指導研究院的學員，探討天台的文
字，而在我心中，對天台一念三千的觀念，到現在仍未明白。不覺地衝口而出問及一念三千中的眾生、國
土、五蘊的問題……答案中的五蘊，是指小乘的聲聞，同時並加以解釋……我當時明白和尚的話，但內心卻不
能接受它……當我覺察時，心中連呼不妙，這是方法以外的問題，將會帶給我更多的障礙。
　　第六天功夫停滯，沒有進展，試略用力，身體馬上作出反應，只得繼續放鬆身心。偶然想到昨日和尚在
小參時，說到開悟和了生死的問題，不禁?然淚下……多年來從教理學習而修行，可以說是緣於聖言量來修
學，但觀力浮沉，何曾夢見家園所在。自去年趣向宗門，一切好像清楚了許多，但力不從心，只見前路茫
茫，在沒有打開心眼之前，總是盲修瞎練，前途實在是很危險的。菩提路是很遙遠，那不成問題，但是走的
路可不要錯呵！……

小參時把心意告訴和尚，同時把上次禪七報告中的日常生活方法請示……和尚點首後，接著說：參禪的人雖
未能見性，但在日常的生活能當體現成，身在那裡，心在那裡，事事都很清楚，便是生活在八正道上……那
時我心中好像放下一塊大石，同時領會到習禪的得力地方。例如禮佛，過去在禮佛時，首先提起觀智，觀能
禮所禮體性同是空寂的，雖然沒有能所的對待，但熾然五體投地作禮，這樣事相歷然，但內心仍觀照沒有分
別的清淨心，才能達到無禮而禮，禮而無禮的實相禮拜。在禪七中，和尚要我們作禮時，什麼都不去想，只
要清清楚楚，自己每一連續的動作而已，這不想什麼就是寂，清楚連續就是惺，這樣寂寂惺惺，而又事相?

然的禮佛，和實相禮是一致的。方法的效果是一樣的，但下手就有天淵之別。古德說：觀門雖勝費心思，心
劣凡夫豈易知……禪得力處，例推便可明白。
　　最後一天，好像心事決了，又再安穩下來。晚上在禪七報告的討論會上，我的報告非常簡短，只說參禪
除了日常用功外，參加禪七的法會，是很需要的。因為除了測驗平日用功得力沒有之外，亦可以請示決疑。
這次法會，雖然沒有什麼成果，但每事都清楚了許多，總算不負一行。末後和尚綜論各人的報告說：許多人
都很喜歡這次法會，說很和平，輕鬆愉快，沒有壓力和風險。但這種禪七，只是為居家學佛的人方便施設
吧！所以得力的地方也很慢。而真正修行人的禪七，他在日本讀書時時曾嘗試到；那環境是在冰天雪地的深
山裡，禪堂中陰暗又不溫暖，同時在衣不足，食不足的情況下，連續三個月，這樣去作生死參究，才能得一
些真實的受用呢！當時各人都不禁聳然生怖。
　 　 結束禪七第二天的早上，和尚還說明他傳法標準。禪宗的傳承和各宗不同的，從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
上，拈花微笑，那時迦?尊者破顏微笑開始，心心相印便是傳法了。佛陀雖然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付汝摩訶迦?。但事實上並沒有給迦?一些什麼，這樣以心印心，到二十八祖，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大
致上仍是單傳。但在中國傳到六祖慧能，單傳便開始有所革新，而變成普傳。到六祖的徒孫馬祖時，得到印
可傳法的有千多人，比六祖時數十人，數字上大大增加。到宋朝大慧宗杲，傳法的亦接近八百人，這可以說
是禪宗歷史上傳法最多的三位……現在又如何呢？來親近他學禪的都是他受法的人，而傳法的標準，是那些
受法的人，在法會中始終的清淨心，和我的清淨心相印；不管他過去如何修學，或將來如何改變，他當時印
可了，便算是得到傳承。
　　在結束的儀式上，有受三皈依，五戒和迴向發願三項，我願文很簡單的四句：
願生兜率內院中，親近彌陀諸菩薩，心開意解悟無生，普渡娑婆無量眾。
　　告別前我向和尚說，在三次禪七中，我都接受了五戒，今後我不再希望聽到人家稱呼我居士，請慈悲給
我一個受戒的名字。和尚在送給我一本禪宗的承傳書上，寫上…果燦…。


